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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博物馆，观众是展览与教育的共同服务对象，观众研究为博物馆提供理解观众的窗

口。展览为博物馆实现社会教育使命提供了载体，教育实践为活化博物馆展览、加强博物馆履行社

会使命提供了路径。因此，博物馆可以以观众研究为媒介，构建研究、展览和教育实践共同体，

助力博物馆工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基于此，选取长沙博物馆“哇哦 博物馆”儿童展览为实践

场域，通过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研究者合作开展一项以儿童观众提问为对象的观众研究，探索以观

众研究为基础促进博物馆展览和教育工作发展的有效模式。在研究过程中，团队成员利用讨论、对

话、互动、反思、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分析观众研究对具体展览与教育实践工作的启示，探索依

托观众研究促进展览教育实践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模式。

关键词：展教合一  观众研究  实践共同体  专业化

Abstract: Museum exhibitions are the foundation of museum to fulfill the social value, and museum 

educational practices create interactive opportunities to support museum exhibition development. In this case, 

we conducted a visitor study as a media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connecting exhibition development 

and museum education work. Specifically, we analyzed children's questions from the worksheet in Wow 

Museum exhibition, as a way to reflect and innovate museum work practices, and understand how exhibition 

development, museum education work, and visitor studies are interrelated and mutually influenced.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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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contribute to offering directions for Chinese museums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work community in 

museums, and further facilitate museums running in a sustainable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 

Key Words: Collaboration between exhibition and education; visitor studie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s; 

professionalization

2021年，中宣部联合国家文物局

等多家单位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

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明确指出，提高展陈

质量与发挥教育功能均是夯实博物馆发

展基础、提升服务效能的重要方向。陆

建松提出，“博物馆展览是一个基于传

播学和教育学的，集学术文化、思想知

识和审美于一体的，面向大众的思想观

点、知识信息、文化艺术和价值情感的

传播载体” [1]。博物馆展览与教育工作

应该具有融合性，协同发展。然而，在

现实工作中，国内外均存在的一个普遍

现状是许多机构的策展人、研究人员与

教育人员之间缺乏合作，教育人员的地

位、角色和作用往往被低估甚至被忽 

视 [2-3]。正如郑奕指出，这种现象在我

国博物馆界尤为严重，具体表现为：博

物馆人不能意识到展览团队的构成需要

具有科学性和多元性，同时教育工作者

在展览开发过程中明显缺位 [2]。由此造

成盘活静态展览的博物馆教育活动无法

配套展览，展览中的重点、亮点可能难

以在观众群体中得到同频共振。

我们认为，博物馆工作应该借鉴

实践共同体理论，寻找展览与教育工作

的有效媒介，促进展览教育工作的协同

发展。在博物馆展览教育工作中，展览

是为了服务观众，教育也是为了服务观

众。由此看来，观众是展览教育工作的

共同服务对象，也成为联结展览与教育工作的重要基础。开展

观众研究、形成对观众的一致性理解可以成为促进展览教育工

作协同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由于在现实中，博物馆工作者面

临繁重的一线工作，缺乏时间、精力和技术开展观众研究，故

而本文拟介绍长沙博物馆“哇哦 博物馆”展览如何融合高校研

究力量来开展观众研究，以促进展览、教育、研究共融发展的

过程。在该案例中，以儿童在参观完“哇哦 博物馆”展览后的

提问为研究对象，承担展览教育的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研究者

合作开展研究。具体而言，馆校双方共享研究数据，共同分析

儿童提问的种类和特征，并理解研究结果对具体展览和配套教

育实践的启发性，进一步探索博物馆以观众研究为展览教育的

纽带，构建使展览具有可持续性、促进展教工作专业化发展的

合作型工作模式。

一、理论基础

实践共同体由西方学者珍妮·拉弗（Jean Lave）和埃蒂

纳·温格（Etienne Wenger）提出，该理论起源于苏联心理学

家维果斯基（Lev Vygotsky）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学习流派[4]。

珍妮·拉弗和埃蒂纳·温格通过对助产士、裁缝、舵手、屠夫

等各个行业群体进行研究，发现群体成员可以在实践共同体中

通过学徒制和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等方式来共同学习，建立社会

网络，形成专业语言，促进专业发展。其中，实践共同体是指

“随着时间的发展，在个体、活动、世界之间形成的一系列关

系”[4]。身处实践共同体中的个体能够针对一个主题进行观点、

问题、信息和创意的分享，通过与他人互动提升个体的专业能

力。这种学习模式运用于工作实践，能够让工作实践具有集体

性、合作性和社会性。

埃蒂纳·温格认为，并非所有的社群都可以称为实践共

同体，一个实践共同体需要包含三个重要的元素：领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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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和实践 [ 5 ]。领域性表明，实践共同

体中的成员需要通过共通的兴趣、能

力、专业素养形成对领域的认同感。这

是对共同体成员权益和领域专业性的

基本保障。社群性表明成员需要通过

集体合作的方式进行劳动，在社群中，

他们共同建立工作网络、关系网络，共

享信息，与他人互动。这是促进实践共

同体成员形成归属感、责任感和承诺感

的环境基础。实践性表明成员之间不仅

具有相似的兴趣，同时需要通过社会互

动创造、形成和使用工具。这种工具不

仅包含实体产品，也包含语言、规则、

习俗、社会规范、群体记忆等非实体性

内容。这是促进实践共同体形成的重要

路径。

实践共同体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

在于从学习理论的视角来审视职场工作

和行业发展，也就是说，工作不应该被

简单看作一份个体运用已有知识完成任

务的过程。相反，开展每一份工作都应

该置身于一个具有真实情境的“实践

场” [6]中，从业者通过共同实践学习的

方式来促进行业的专业化进程和个体的

专业成长。那么，在学习的视角中，工

作就具有了可持续性，具有了促进个体

和行业成长的功能。

目前，实践共同体理论在成人教

育、职场学习、组织管理、员工专业发

展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7-8]。在我国，

基于实践共同体理论的研究大量集中于

学校教师群体，探索不同背景的教师群

体如何通过多元化的社会学习实践方式

来形成共同体，推进教师群体的专业发

展 [9-11]。目前，在博物馆领域，国际博

物馆行业，如美国在探索博物馆教育工

作专业化问题上对实践共同体理论的运

用较为广泛。在该理论的指引下，策

展人、教育人员和高校研究者尝试合作，通过对话、互动和交

流，进而发现展教工作的共同性价值目标，鉴别并解决彼此工

作的实际困难，打破行政壁垒，相互促进，共同成长，以达成

“以观众为中心”的展教研协同发展体系。其中，Doris Ash等

人通过运用实践共同体理论开展观众研究，为博物馆工作实践

提供指引，同时为促进博物馆教育专业化发展提供支持 [12-17]。

相较而言，实践共同体理论在中国博物馆展教实践中运用不 

多 [18]。中西方博物馆身处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展教工作协

同发展面临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将西方已经相对完善的展教协

作机制“移植”到中国博物馆工作情境中存在较大的管理问题

和文化风险。但是，基于国内外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已有研究推

论，实践共同体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对我国构建本土化的博物

馆展教协作机制应该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效力[19]。

我们借鉴实践共同体理论，以长沙博物馆“哇哦 博物馆”

展览为研究情境，博物馆的展览教育工作者和高校的研究者共

同设计研究框架，分析儿童参观展览后的提问，评估参观效

果，并基于研究结果共同反思展览教育工作的连续性和衔接

性，进而对如何以观众研究为基础构建展教协作机制进行总

结、反思、改造和创新。

二、案例情境

长沙博物馆“哇哦 博物馆”展览的展项策划、内容设计、

制作对接和运营均由长沙博物馆社会教育部承担。这种“展教

合一”的部门设置为实践共同体中的展览与教育一体性提供了

支撑。该展览为长沙博物馆原创儿童展览，位于儿童区博乐

园。展览面积120平米，主要面向5—12岁儿童，以长沙博物

馆展示与典藏内容为基础，通过互动体验的形式引导儿童积极

参与探究博物馆的台前幕后，激发儿童对博物馆和长沙历史文

化的兴趣。展览分七个部分：“谁在博物馆工作”“博物馆有 

哪些宝贝”“它们是怎么来到博物馆的”“博物馆的宝贝藏

在哪里”“文物医院”“宝贝们是做什么用的”“我们的博物

馆”[20]，各部分内容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

社会教育部在展览运营过程中，基于展览自主研发面向儿

童的参观工作纸。该工作纸按照展览内容设置参观任务，辅助

儿童参观学习。工作纸包含人口学变量信息（姓名、学校、年

级、班级、日期、和谁一起参观），展览平面图以及结合展览

七部分设置的12个问题，题目类型涉及选择题、填空题、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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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连线题（图1）。

该展览处于一个独立的空间，环境

较为封闭，通常为预约制参观，分小学

低年级段场和高年级段场，每场儿童观

众15人（允许家长陪同）。参观主要分

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为教育员引领儿

童进行团体导览式参观，结束后教育员

发放工作纸，儿童在工作纸引导下完成

第二环节自主参观。第二环节结束后，

儿童将填答完成的工作纸交给教育员，

进行小结。活动总时长约1小时。对于

低年级段儿童，自主参观阶段要求会适

度降低，鼓励家长陪同完成任务。

为了保证展览运营具有可持续性，

社会教育部自2017年开始，每年持续

在该展览收集儿童观众数据，为展览

解说、教育活动运营与更新提供科学支

持。展览2017年9月开放，同年10月启

用工作纸导览模式。在学期内，主要在

周末开放；在寒暑假，每周开放5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展览在2020年1

月23日至6月下旬停止开放。此外，博

物馆的管理、空间维护、大型活动等因

素也会影响该展览活动日常运营。经统

计，自展览开放以来，共有6957名儿童

参观该展览，现场回收工作纸5157份

（截至2020年底）。这些工作纸成为探

索展教协同发展的基础。

三、案例中实践共同体的 

构建与发展

本案例构建的实践共同体包含了

博物馆和高校双方专业力量形成的研究

团队，涉及展览、教育和研究三项工作

（图2）。在共同体模式中，展览和教

育工作服务于观众，而观众研究能够发

现观众的参观规律并获得观众反馈，因

此观众研究可以成为促进“以观众为中心”的展教工作协同发

展的有效媒介。在本案例中，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四个

重要阶段。在每个阶段，研究团队通过沟通、讨论、反思和实

践，形成阶段性共享产品，为下一阶段共同体发展奠定基础，

指明方向。

1.  阶段一：前情分析

在任何一种文化情境中，实践共同体的构建都不能一蹴而

就，而需要长时间多方投入。在初期，身处实践共同体的机构

和成员需要具有共享的、互利性的价值诉求，彼此对对方工作

实践具有独特贡献，即建立在一定的联结基础之上。按照此原

则，结合上述案例情境分析可以发现，本案例的实践共同体的

形成依托了以下两个重要契机。首先，本案例涉及的博物馆和

图1 “哇哦 博物馆”儿童展览参观工作纸

““哇哇哦哦 博博物物馆馆””参参观观工工作作纸纸

姓名： 学校： 年级 班级

日期： 你和谁一起参观：

 同学们：活动中，请动手轻一些，讲话声小一些，多观察，
多动脑。你最棒棒哒！

 家长们：请阅读提示，协助孩子，引导孩子，鼓励孩子，与
他们一起分享。但是，请不要完全代替孩子完成任务哦。

线索 1、2、3、4、5、6 位置示意图

 线线索索：：““谁谁在在博博物物馆馆工工作作””展展示示区区
1、你最想体验博物馆的哪一种工作？为什么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连一连：上班时间到了，请找到合适的人完成下面工作。
告诉外地游客，告诉他如何领票参观。 文物修复师
修复博物馆里受损害的文物。 咨询员
清点博物馆里收藏的宝贝数量。 保管员

 线线索索：：““博博物物馆馆里里有有哪哪些些宝宝贝贝””展展示示区区
3、长沙博物馆里有五万多件藏品。通过一个个的小洞洞，你看到
了其中小部分。请你为这几件东西归到相应的类别。

A.青铜器 B.陶瓷器 C.老长沙文物

4、在小洞洞里面有两只狮子，它们是什么藏品上面的？
（ ）

““哇哇哦哦 博博物物馆馆””参参观观工工作作纸纸

 线线索索：：““考考古古都都做做些些啥啥””展展区区
5.请将下面考古工作，按照前后顺序标上 1、2、3、4
（ ）写考古工作报告 （ ）发掘
（ ）考古调查 （ ）清洗整理

6.连一连 请选择合适的考古工具，完成考古工作。
测量出土器物的大小 航拍器
拍摄考古区域周边环境整体情况 尺子
把细微的出土物品找出来 筛子

7.古代的小朋友在上学的路上会遭遇恐龙袭击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线线索索：：““博博物物馆馆的的宝宝贝贝藏藏在在哪哪里里””展展区区
8.请根据文物柜中的温湿度计，记录现在柜子里的温湿度数值。
温度： 湿度：

 线线索索：：““文文物物医医生生””展展区区
9.连一连 博物馆的藏品怕什么呢？
特别怕光 特别怕摔 特别怕生锈 怕虫子

木雕 瓷器 青铜器 纺织品 书籍

10. 星星在书上看到一幅瓦当的纹饰图片，觉得非常熟悉。请比一比，

看看画的是哪一件瓦当上的纹饰呢？（ ）

瓦当纹饰 1号瓦当 2号瓦当 3号瓦当

 线线索索：：““我我们们的的博博物物馆馆””展展区区 《《很很高高兴兴遇遇见见你你》》阅阅读读材材料料
11. 连一连 下面的辅助设施与语言，分别能帮到哪些需要帮助的
人参观博物馆？

盲道 手语 轮椅 放大镜 触摸教具

听力障碍者 肢体障碍者 视觉障碍者

12、、问问一一问问：：你还想知道哪些关于博物馆的问题？

我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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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两个主体方通过前期合作，对彼此

工作有一定的熟悉，这种熟悉让双方能

够清晰意识到自身工作的优势、特长与

不足，成了实践共同体中通过实践建立

合作与共享机制的基础，也让每一个实

践共同体具有独特的情境特征和文化特

性。其次，长沙博物馆社会教育部能够

独立承担展览设计和教育活动的双重任

务，为促进展教合一破除了部门壁垒。

同时，该部门具备较强的研究数据收集

意识，为案例中的观众研究工作储备了

大数据支撑。

因此，在实践共同体构建初期，研

究团队通过多次讨论，达成合作目标，

分析工作困境，明确各自角色。合作目

标：研究团队对儿童观众提问数据进行

科学分析，评估儿童观众参观长沙博物

馆“哇哦 博物馆”展览的效果，寻求展

项及配套教育活动完善、改造、升级的

方向，并配合展览形成一系列附属科学研究产品和教育产品。工

作困境：博物馆工作者的困难集中于如何基于工作实践开展科学

研究（包含问题提出、研究设计、抽样方案、数据分析和论文撰

写），并利用研究成果促进工作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高校研

究者体现出对该馆具体工作情境了解不充分、不具备博物馆教育

和策展实践经验两个不足。双方角色：基于对合作目标和工作困

境的分析，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研究者明确了各自的优势与独特

贡献，形成互补型实践工作氛围。高校研究者为具体观众研究提

供技术指导，博物馆工作者开展数据分析，双方共同进行数据 

释义。

2.  阶段二：共享资源

在前情分析基础上，研究团队经过数轮讨论，逐渐进入资

源共享模式。在此案例中，资源体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由儿童

提问形成的大数据库及相关数据分析技术等资源形态。在此阶

段，研究团队明确了研究方案，包含分析样本抽样标准、数据

分析原则，形成了数据分析结果。

（1）共同确定抽样样本

在儿童提问原始数据库中，数据海量，且具有一定的重复

性，鉴于研究团队人力、时间有限，高校研究者提出建立科学

的数据筛选标准，按照一定原则抽取分析样本框，在保证有效

性的基础上，减少分析工作量。在科学的抽样原则指引下，博

物馆工作者提供详尽的数据背景信息。由于每年10月份数据回

收资料最为完备和丰富，因此研究团队选择了2017—2020年四

个年份的10月份数据进行分析。这个时间段内，共743名儿童参

观该展览（占总人次的10.7%），现场回收441份工作纸（占总

回收量的8.6%），其中186份工作纸为有效回答。这186份工作

纸构成了本案例的主要分析对象（表1），其中，来自二年级、

四年级的最多，七年级最少（表2）。

图2 本案例构建的实践共同体

表1  2017—2020年每年10月“哇哦 博物馆”展览参观工作纸回收数量统计表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数量（份） 67 64 42 13①

①  �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数据较前三年大量减少。经过数据分析发现，2020年的数据编码类型均能被前三年数据编码类型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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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样本所在年级统计表

年级 幼儿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缺失

频数 12 31 36 28 36 21 13 2 7

占比（%） 6.5 16.7 19.4 15.1 19.4 11.3 7.0 1.1 3.8

（2）共同进行数据分析

如何将博物馆教育辅助资源作为

观众数据的来源，并对其进行分析？具

体到本案例中，如何将儿童完成的工作

纸作为观众研究的数据来源，并进行科

学地数据分析？这是此次研究团队在合

作实践中遭遇的最大问题。经讨论，高

校研究者提供数据分析方法（内容分析

法）和分析视角，博物馆工作者实际操

作数据分析过程，最后研究团队共同对

编码框架和编码结果进行讨论。团队成

员通过三个程序保证编码归类过程的

完整性、科学性和一致性。第一，在充分阅读了解数据的基础

上，结合展览单元内容和问题性质，集体讨论确定编码标准。

第二，对数据进行独立分析归类。第三，找出独立归类中存在

差异的类别和问题，集体讨论，确定最后类别种类和类别中包

含的问题。

经过数轮讨论，团队成员对数据结果达成一致意见，按照

问题的性质和内容对问题条目样本进行主题提取，并且对每种

问题的频数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内容分析法的原则，研究团队

按照自下而上的归纳式推理方式，对儿童提问进行客观系统分

析，并按照儿童提问与博物馆是否有关、与博物馆存在怎样的

关联两个原则进行编码，最终提取出的编码包含五个维度九个

指标（表3）。

表3  按照提问内容对问题编码的结果

维度 释义 指标 频数 解释 举例 对应展项

世界
展览所处大
时空背景

历史
溯源

9

宇宙与地球的形
成、大小，原始人
的来源、外形、语
言交流等问题

我们是怎么发现宇宙有多
大的？
地球是怎样形成的？
原始人是从哪里来的？
原始人用什么方式说话？
博物馆里的历史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的？

时空轴展板，以图文方式
介绍了从宇宙诞生、地球
形成、生命出现、恐龙出
现、人类出现、长沙出现
人类活动痕迹到长沙城 
修建

恐龙 29

恐龙形态、生存、
灭绝，恐龙化石发
掘、鉴定，恐龙挖
掘体验与博物馆恐
龙化石展陈

恐龙长什么样子？
恐龙什么时候出生的？
现在看得到恐龙吗？
恐龙化石是怎样发现的？
（长沙博物馆）为什么没
有恐龙化石？
恐龙是怎样来到博物馆的？

时空轴展板、藏品征集来
源展板、博乐园绘本《恐
龙是怎么来到博物馆的》

博物馆
文物

博物馆展陈
内 容 ， 藏
品背后故事
（如分类、
年 代 、 真
假、价值、
制作、使用
途径等）

藏品
泛知

21
博物馆文物数量、
类别、年代及藏品
之“最”

为什么博物馆里的文物那
么多？
博物馆里的文物是怎么分
类的？
长沙博物馆最宝贵的东西
是什么？

“博物馆里有哪些宝贝”
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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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释义 指标 频数 解释 举例 对应展项

博物馆
文物

博物馆展陈
内容，藏品
背后的故事
（如分类、
年 代 、 真
假、价值、
制作、使用
途径等）

藏品
具体
认知

22

博物馆文物的命名
规则、外观、材
质、制作过程、功
用、真假判断、 
价值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文物
叫什么名字的？
湘绣是用什么秀（绣）的？
博物馆百分之多少是真品？
这个符号代表什么？
屋顶为什么要有瓦当？
每件文物的朝代都是如何
判断的？

“ 博 物 馆 里 有 哪 些 宝
贝”“博物馆里的宝贝是
做什么用的”两个展项，
第二个展项有瓦当残片的
拼接复原

博物馆
工作

藏品征集、
考 古 、 保
管、保护等

藏品
征集

8

以“文物”为主
语，寻求博物馆藏
品的多样化来源 
渠道

文物怎么来的？
化石怎么来的？
博物馆的东西是否可以 
拍卖？
为什么不能买（博物馆里
的）宝石？

“博物馆的宝贝是怎么
来到博物馆的”展示单
元，包括藏品来源图文展
板和“考古都做些啥” 
展板

考古 30
考古本质、价值、
过程与工具、发现
成果、考古体验等

盗墓者会考古吗？
文物为什么要挖掘出来？
怎么探秘海底沉船？
刚挖掘出来的物品怎么保
存呢？
怎样才能当考古学家？

考古发掘坑、“考古都做
些啥”展板、以龙窑为元
素的考古主题空间布置

藏品
保管

8
文物保管的价值、
工具、方法等

为什么需要保管员？
文物是怎么运输的？怎么
搬运的？
文物柜里的湿度和温度不
知道准不准确？

“博物馆的宝贝都藏在哪
里”展示单元，包括藏品
柜、示范藏品与囊匣教
具、温湿度计及藏品保管
图文版面；“谁在博物馆
工作”展项，有保管员工
作场景图

文物
保护

55

文物复制，文物安
全，文物面临的伤
害与危险，文物修
复方法、操作、 
过程

为什么有的器物需要复制？
在土里的铜器会被氧化吗？
晚上考古地点出现了火
灾，应该怎么救文物呢？
纸质文物怎样修复？
如果一个瓷器缺少一块，
但是找不到怎么办？

“文物医院”展示单元，
包括“变形记”文物修复
前后比较展项、“文物怕
什么”展项、“铜壶就诊
记”图文版面以及文物拼
接修复体验展项

其他
与展览无直
接联系

其他 8
博物馆里的一般展
览、传播、管理、
志愿者工作

博物馆现在展览的是什么？
如何策划一场展览？
博物馆为什么不收钱？
为什么建设博物馆？

—

续表

3.  阶段三：共同释义

基于上述数据分析结果，研究团队

希望进一步了解数据对博物馆展教实践

的意义与启示。由高校研究者提供数据

解释的思路，并监督这个释义的边界与

合理性，博物馆工作者主导，讨论数据

结果对“哇哦 博物馆”展览涉及的展教工作的实践意义。

（1）儿童提问对改善“哇哦 博物馆”展览设计的启示

通过分析儿童提问与设计者既定参观目标之间的差异性，

研究团队明确了“哇哦 博物馆”展览升级的两个可能方向。

首先，寻找空缺。将表3与“哇哦 博物馆”展陈目录对比

发现，儿童提问的所有指标类型均能找到对应展示设计，但

是，“我们的博物馆”单元没有在儿童提问中得到体现。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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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结果，博物馆工作者返回展览

现场进行反思，推测可能由于这个单元

布展位置相对独立，展出内容本身导引

与启发不够，现场教育人员导引不足。

此外，儿童对藏品保管问题提问相对较

少。藏品保管是很重要的工作，在现场

检查中，博物馆工作者发现，一方面保

管部分相关的版面在展柜的侧面，相对

比较隐蔽，另一方面参观导引设计可能

存在问题。出于安全考虑，大部分参观

场次没有打开藏品柜进行藏品教具示范

教学。由此看出，观众研究结果对于检

测展览设计和实际运营存在的偏差具有

一定的启示意义。

其次，寻求突破。数据显示，儿

童的提问基本来源于展陈主题。这些问

题反映了儿童通过参观该展览产生了有

意义的知识建构，也有可能促进儿童在

展览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形成有意义的

联结。例如，在文物考古部分，有关考

古方法、操作等实践性问题最受儿童关

注，同时他们对考古的概念和原因也提

出了自己的理解，而不是直接接受考古

的必然性。此外，部分问题儿童或家长

平时应该已经了解（如洛阳铲、海底沉

船、古墓机关、分金定穴等），这些是

展览设计初期没有预料到的。这些数据

结果为下一轮展示改造升级提供了重要

的创意源泉。

（2）儿童提问对改善“哇哦 博物

馆”展览教育实践活动的启示

经过讨论，研究团队发现数据分析

结果揭示了儿童在参观后存在一定的认

知规律，对相关教育实践活动升级具有

理论指导意义。

首先，儿童存在多元的关注点。有

一段时间展览中的一件青铜鼎修复体验

教具因为损耗，一只耳朵被送去维修。

在现场体验中，儿童完成拼接任务时发现缺了一块。他们非常

关注这一块缺失。这是突发事件，并非展览策划之初以及教育

活动之初设计的环节。这提醒博物馆教育者需要有多元的视

角、开放的心态、敏锐的观察，以及丰富的知识储备来寻找有

趣、科学的教育衔接点。

其次，儿童追求故事的全面性。儿童所提问题显示，他们

的关注点不局限于藏品现状，他们对藏品的历史来源、因果关

系、操作过程等也有兴趣。例如关于瓦当的问题有 “屋顶为什

么要有瓦当？”“瓦当是做什么用的？”“瓦当残片为什么有

的有花纹呢？”“那些花纹代表了什么？”等。这提醒博物馆

教育者后续可以设计关于瓦当藏品的专场教育活动或准备相关

教育材料以满足儿童的学习兴趣。

再次，儿童期待藏品的“冲击力”。多名儿童所提问题都

用了“最”字，例如，“世界上最强大的恐龙是什么？”“（长

沙博物馆）最著名的展品是什么？”“长沙博物馆最宝贵

的东西是什么？”“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物是什么？” 

“石器最怕什么？”等。这反映了儿童对极端化和个性化现象

与物件的好奇。“最”体现了这个现象或物件的独特性与唯一

性，非常具有冲击力。在后续展览活动中，博物馆教育者可以

通过这类问题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进行深度探索。

最后，儿童有特别的兴趣点。恐龙是儿童的重要兴趣点。

虽然“哇哦 博物馆”展览仅有少量内容涉及恐龙，而且长沙博

物馆作为城市历史博物馆，并没有展出有关恐龙的藏品，但是

儿童有关恐龙的提问频率在九个指标中排名第三。由此看出，

儿童极希望博物馆参观能够满足其个体的兴趣。对于教育者而

言，可以在充分了解儿童兴趣的基础上，将其作为与儿童连接

的话题或内容，吸引儿童关注，帮助理解，也可以考虑以其他

方式适度对儿童兴趣点拓展。

4.  阶段四：共谋发展

经过共同释义，研究团队结合儿童提问、展览及配套教育

实践情况进行系统分析，通过描述、对比、寻找普遍性、发现

独特性等多元视角，为促进展览升级、改进配套的教育活动提

供了方向，在前期共享资源和共同释义的基础上，下一阶段研

究团队的工作各有侧重，提供了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思路。

对长沙博物馆社会教育部而言，前期合作共享模式让团队

逐步形成问题导向意识和研究引领实践意识，将静态展览设计

和动态教育实践相融合，以问题导向的研究性思维促使展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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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儿童的需求，让教育活动提升展览

品质，是展教融合的一次有效尝试。团

队充分反思、深入分析现有展示以及现

有教育活动的不足，并在儿童提问的

启发下，推出配套绘本《哇哦，博物

馆！》（图3）。绘本根据儿童参观展

览后的提问规律，选取儿童关注的、有

价值的、在现有展览中无法解决的重要

问题，以符合儿童认知水平为标准，对

这些问题进行初步回应。绘本的原始素

材来源于案例中的数据分析成果，是现

有展览的补充，也可以作为后续教育活

动创新的蓝本和辅助材料。除绘本外，

长沙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也有意识地根据

研究成果对教育活动环节进行调整，并

着手寻求更多的展览诠释方式。即便当

前该展览已处于运营阶段，不会进行大的调整，但展览的局部

维护及升级计划都可以参考研究成果。此外，虽然这一展览的

策展与教育运营皆为同一个部门，但是策划与运营并非同一批

工作人员，因此观众研究的成果能够促进博物馆工作者对观众

形成共识，促进相互理解与工作的有机融合。

对高校研究者而言，通过本次合作开展初步的探索性研

究，尝试建立双方实践共享机制，并在实地工作情境中理解什

么是能够促进博物馆展教实践发展的“真研究问题”。这种真

问题应该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扎根于博物馆工作实践，尊重

博物馆发展的复杂社会氛围（如组织机构特征、公众参展普遍

素质，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从发展性视角来看，虽然儿童的

认知、生理、心理等均存在年龄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但目前并

未深入分析每个年龄段儿童关注点的差异。在后续研究中，可

以按照年龄、性别等变量进一步深入分析儿童所提问题结构和

问题内容的差异，为促进展览设计和教育实践的融合、开发分

众化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进一步提供素材和方向。

四、启示

本案例探索了一个由博物馆工作者与高校研究者通过构建

共同体、合作开展观众研究、寻求促进博物馆展览教育工作协

同发展的有效模式。据此形成的实践共同体从构建到发展一共

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形成了一定成果，逐步促进了共

同体成员的相互理解、资源分享、信息流通、技术交互、共同

体实践思维的塑造、专业语言的形成，明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表4）。

表4  本案例中实践共同体发展阶段总结

阶段 实践活动 合作内容 成果

一、前情分析 讨论、对话、反思
达成合作目标；
分析工作困境；
明确双方角色

为下一阶段研究计划奠定基础

二、共享资源 讨论、数据分析、对话
确定研究框架；
形成分析标准；
开展数据分析

发现儿童提问的类型、种类及频率

三、共同释义
实地考察、文献阅读、讨论、
对话

根据相关理论和博物馆实
践工作，阐释数据的现实
意义

发现儿童提问的规律和模式，发现儿童
参观效果和展览设计效果的差异性

四、共谋发展 写作、讨论、反思、设计
基于研究开发活动产品，
确定未来研究发展方向

形成绘本，调整活动环节，为后期维
护、展教工作的升级改进提供参考

图3 《哇哦，博物馆！》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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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例的观众研

究是以“哇哦  博物馆”展览的儿童提

问为研究对象，因此此项观众研究结果

具有一定的情境适用性。但是，如何依

托高校研究力量形成展览、教育和研

究的共同体工作模式却具有较强的推广

性。这种共同体模式依托观众研究的媒

介作用，促进博物馆展览教育工作对观

众形成共识，并基于共识对展览教育工

作进行改进，让展览和教育工作能够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案例切实

体现出在博物馆工作中研究和实践能够

协同发展的机制，并形成以研究支持和

融合博物馆展览教育实践，从博物馆展

览教育实践中寻找真研究问题的互动促

进模式。这是对改变当前观众研究与展

教工作相分离现状的一种突破性尝试。

在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我们发现以观众

研究为媒介促进博物馆展览教育实践协

同发展至少需要具有以下三点元素。第

一，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成员需要对共

同体发展目标形成一致认识。在本案例

中，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研究者双方均认同观众研究在博物馆

展览教育工作中的潜力与价值，并且有通过共同合作改善博物

馆展览教育的强烈意愿。这样的共识为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奠定

了基础。第二，共同体载体。共同体构建需要选择具有可操作

性、包含亟需解决的问题、具有前期工作基础的观众研究项目

作为载体，为成员的合作共建和专业化成长提供素材。在本案

例中，长沙博物馆前期积累的儿童观众大数据库为本次共同体

构建打下了基础。第三，共同体机制。共同体成员在持续的互

动、对话、沟通过程中，需要明确双方的共享和界限，需要遵

守科学研究伦理道德准则，需要建立具有一定时间长度的工作

规划，双方需要投入必要的时间保证。总之，成员需要共同制

定和遵守维持共同体发展的规范。

在当前博物馆机构设置中，由于管理、人力资源等多方面

因素，展览设计与教育实践大多处于分离状态，造成了展览设

计人员不懂教育，教育人员不懂展览的局面。在机构合作中，

也存在博物馆工作者不懂观众研究，现有的观众研究对博物馆

实践工作缺乏指导意义的问题。本案例所描述的博物馆工作者

和高校研究者通过遵循共同体原则探讨研究、展览和教育的有

益尝试，证明了这种共同体理念能够让观众研究具有深度和针

对性，进而有效促进展教合一，并进一步提升博物馆工作的专

业水平。因此，我们呼吁构建集研究、展览、教育为一体的实

践共同体机制，以促进博物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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